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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笔者在崇川区虹桥街道举行
的2020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获悉，崇川区
审计局喜获“区域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2019年崇川区审计局在做好业务工
作的同时，先后与虹桥街道的虹西社区、新
东社区及如皋市经济薄弱村张庄村社区党
组织结成党建联盟，本着资源共享、信息互
通、经验共享、学习互促、共建互助的原则
开展系列活动。为社区党员讲党课，诠释
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

进虹西社区,参观虹西社区红色教育基地——
“新风体验馆”，以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审计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请党的九大代表杨
士兰讲参会花絮，鼓励审计干部立足岗位建功
立业。开展脱贫济困活动，先后慰问结对社区
困难群众34人次，发放慰问资金9800元。积
极参与结对社区文明创建，帮助虹桥西村清理
车库花圃，修剪树枝，清运垃圾8吨，收到社区
群众好评。

范曙光

崇川区审计局
喜获“区域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赵元导演走了，我心里特别难受。
她是一位低调的长辈，低调得许多人都

不知道她是谁。你很难想象，在北影的大院
里，在中日医院的透析房里，这位气质不凡，
看上去像个中学教师的老太太，在中国电影
史上竟有她可以留下的重要一页。

1925年12月6日，原名赵小婉的她生于
上海，父亲赵觉初浙江奉化人，曾任医院院
长，抗战岁月，救治过无数的热血青年。受父
亲影响，1940年5月，还没满15岁的小婉，投
笔从戎参加抗敌演剧队，改名赵元，期待一元
初始，发奋图强。她能歌善舞，喜好表演，一
连参演了几出进步戏剧，崭露头角。因为娇
小玲珑，天资聪颖，生性好强，不入俗流，少女
赵元曾被战友们誉为“带刺玫瑰”。胜利后，
她在昆仑影业公司参拍《希望在人间》等片，
1949年入上影，1956年调北影，先演员，后
任《林家铺子》《革命家庭》《上海姑娘》场记，
《停战以后》《烈火中永生》《一天一夜》副导演，
1983年起联合导演了《长毛兔》《报童》《他们
在相爱》《印有金锚的飘带》《扶我上战马的人》
《月落玉长河》等片，独立导演的《十四五岁》获
首届童牛奖优秀影片奖；凭长篇电影《红楼梦》
获1990年第10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我认识赵元老师，是因为她的丈夫朱今
明先生是我的老同乡。

朱今明，南通人，20世纪30年代初，经
发小赵丹介绍步入影界，虽一生坎坷，却佳作
无数，曾在上影和北影出任总摄影师和导
演。从民国巨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乌鸦
与麻雀》《三毛流浪记》《丽人行》《万家灯火》
等黑白经典，再到解放之后的优秀电影《南征
北战》《上饶集中营》《风暴》《烈火中永生》《蔡
文姬》……这些不朽之作中，都镌刻着朱今明
大师的名字。

1980年秋月，南通籍电影泰斗赵丹逝
世，享年65岁，走之前，他拉着朱今明的手，
用南通话不停地唠叨：想吃家乡的点心，脆
饼、麻糕、冷蒸、缸爿……报纸上登载了朱今
明先生写的纪念文章，说到这深情的一幕，我
拜读后非常感动，遂从店里买了好几种南通
的茶食，里三层外三层扎紧，缝了包裹，从邮
局寄到北影厂办公室，还付了一封给朱今明老
师的信。没想到半月之后，我得到朱夫人赵元
的回复，信中说：“……老头收到厂里转来你寄
赠的家乡糕点，感动至极，兴奋无比。我们素不
相识，你竟如此热心！因为老朱这几天眼睛不
适，嘱我代笔，最快时间给你写信，表示深深的
感谢……如来北京，一定到家里坐坐……”后
边标了地址，几单元几层几号，等等。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赵元的名字。
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1982年春，我回北京探望外公外婆，朱先生家
里的南通亲戚托我给他们带了些自己灌的香
肠去北影。是时，朱先生刚导完《孔雀公主》
在家休整，我那天是下午三点左右去的，他午
睡刚醒，赵元导演开的门，听我自报家门，她
立刻热情地招呼我进去，还不停地夸赞：“原
来你那么年轻啊，来信那字儿，写得真好！”

朱先生开心极了，连着用南通话说：“老
家的伢儿来了！快点儿，弄口茶，剥瓜子儿！”
转身吩咐老伴做饭留我，我赶紧推辞，他急
了：“我们老同乡，你帮我外甥背了十几斤重
的香肠来，自己还给我送这些脆饼、麻糕，我

怎么过意？跑不掉的！”
那一下午，我们爷俩聊了几个钟头，从赵

丹说到汪洋厂长，讲的全是电影界“南通帮”的
事，赵元导演就在一旁帮着回忆，时不时还来
两句上海话。说到他俩的婚姻，赵元导演笑
了：“拍《遥远的爱》时，我跑龙套，他是大摄影
师，我看他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崇拜，他喊我细
丫头。开始时，也不知道谁先对谁先有意的。”

朱先生说：“这个戏的主演是阿丹（赵
丹），他多鬼啊！索性把事情挑开说了，他喊
着我的小名儿问：‘明侯，你是不是欢喜这个
丫头？我来敲敲边鼓！’哈，这一敲，把我们两
个真敲到一起了，1947年年底，我们好的。”

赵元导演立马强调：“是1948年4月结
的婚！”

朱先生道：“拍那个戏的时候，其实单身
的秦怡是喜欢单身的阿丹的，阴差阳错，还不
曾来得及说出口，就赶上阿丹跨组拍《幸福狂
想曲》，给黄宗英先追到了手。陈鲤庭导演就
说，我们片子叫《遥远的爱》，不好，爱，隔得太
遥远。我就说，不对呀，我和赵元不成了吗？
不遥远啊！”

老两口你一句我一句，又聊起和赵丹一
起拍《烈火中永生》的趣事。1964年，水华导
演决定把小说《红岩》搬上银幕，重庆地下党
市委书记许云峰一角吃不准谁演，身为副导
演的赵元提出：朱今明的同窗阿丹和他一起
在新疆坐过反动派的牢，有生活，有经历，一
定能演好。水华说，这个戏是以江姐为主的，
许云峰属配角，阿丹是大牌，肯屈就？赵元便
出主意：叫江姐的扮演者于蓝同志直接给阿
丹写封信，然后让朱今明去于蓝家，她家田方
同志是厂领导，家里有电话，拨个长途，前后
夹击，阿丹想躲也躲不掉了！

这一招真行，赵丹不谈任何条件来到北
影。视艺术为生命的他，拍戏时太较真，怎么
布光，机器怎么运动，他都要操心，一向厚道
的童年伙伴朱今明有一次差一点撂挑子不干
了。赵元左右为难，阿丹是她推荐来的，丈
夫又是摄影师，她只好两边劝。赵丹急了，
一把抓过赵元：“他姓朱，你姓赵，你跟他一
家还是跟我一家？你是我亲妹！”赵元哭笑
不得，哄着“亲哥”把戏拍完了。看样片时，
率真的赵丹跟赵元咬耳朵：“哎哎，你家男人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上次在现场是我不好，看
来他是对的。”

朱今明对我说：“小江平，你喊阿丹叫赵

家爹爹，就应该叫我朱家爹爹。”我说，那么我管
赵导演就应该叫赵家奶奶啰？赵导一听大笑：

“哎呀，我可担待不起，天上掉下这么大个孙子，
哈哈哈……”

六点半，“赵家奶奶”弄好几个菜，上桌。我
诚惶诚恐，不敢下箸，“朱家爹爹”用筷子敲敲我
的碗，一口亲切的乡音：“又不是在外人家，像个
小媳妇似的，不要只闷头扒饭，吃小菜，吃小
菜！”

赵导演一边用一双公筷不停地往我碗里夹
菜，一边给我讲述她小时候在常州、南京上学的
经历，提到南通的脆饼和麻糕，她说：“上次你寄
来的，老头高兴了好多天。看他喜欢，我们都不
敢动嘴，先紧着他吃……”

这以后，只要到北京，我总会去看看“朱家
爹爹”和“赵家奶奶”，当然，家乡的茶食，自然是
不会忘记带的。

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从上影调到国家电影
局工作，后又调至中影。遇到赵元奶奶，她触景
生情：“看看，要是老头在世，看到你这同乡小伢
儿当了我们中影的老总，他该多高兴啊！”

2015年，中国电影诞辰110周年，也是从
南通走出去的电影大家赵丹、朱今明、顾而已、
钱千里的百年冥寿。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朱
今明他们为中国电影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但是，
宣传得太少太少！我向家乡南通的领导提建
议，能否在四位曾经就读的实验中学里搞一个
纪念馆，立四尊雕像。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朱今明的母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有赵丹
的外甥女，顾而已的侄女，钱千里的儿子，还有
朱今明的夫人和女儿……赵元导演抚摸着集贤
馆陈列的老照片和老物件，仰望着丈夫的塑像，
老泪纵横，喃喃自语：“……你一走几十年，因为
工作，从来没能回过家乡，今朝，我替你回来看
看……这是你从前读书的学堂……你和阿丹他
们几个，笑得多快活呀……”

当天，实验中学举行了一个庄重而简朴的
揭幕式，同去的表演艺术家秦怡、仲星火老师等
和赵元导演一并被邀请到前排就座，她却摆摆
手，悄悄躲在后面：“那么多人，还有专家学者，
新老领导……我就是替老朱回来看看的，千万
不要把我当什么重要客人来安排。”

晚年的她，从不以老革命自居，参加任何活
动，尽量退缩到一边。北影有个老同志合唱团，
每次都是凌元老师她们知名度高的艺术家打头
阵，赵元就和老演员黄素影、杜翠远那几个默不
吱声地跟在后头，时不时还帮着几位老大姐拎

个包啥的，后来，黄素影也得了华表奖，老来红，
记者追着采访拍照，赵导就帮她拿衣服，权当助
理了。演出完，吃工作餐，于蓝老师嚷嚷：“今天
赵元同志最辛苦，大伙儿给鼓个掌！”

赵元导演对于蓝老师也十分崇敬，她们是
多年好姐妹。这两年，于蓝在中日医院住院，而
赵元基本上每个星期要去做透析，不管多累，都
会绕几步去看看当年她剧组里的“江姐”。那
天，我正好去探望于蓝老太太，在病房巧遇赵
导，于蓝说：“这赵元同志啊，《烈火中永生》就是
做执行导演的工作，署名副导演，罢了，《红楼
梦》，明明是导演，她自己把简历却写成是执行
导演，没见过这样谦虚的！”

赵元奶奶很欣慰，但却认真地对我说：“以
后我要是去见马克思了，你给我写文章的时候
不能瞎吹瞎捧哟！《红楼梦》是谢铁骊导演的心
血之作，我就是他的助手、学生。”

我忽然想起谢铁骊导演在世的时候跟我说
过的话：我挂总导演，那真是省心，因为有赵元
同志冲锋陷阵！她讲风格，不计较，是名副其实
的好导演！

我经常会为这些前辈感动。人前人后，他
们总是夸别人好，总是说别人的长处，总是替别
人着想，总是替国家着想。去年年底，赵元导演
在儿孙的簇拥中度过了她人生最后一个生日。
一开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她时时刻刻牵挂在
心，担心住院的同事的身体，天天在手机上看微
信、查消息。2月6号，她专门要了纸和笔，给儿
子写了一封信，殷殷嘱托，句句真诚：“我反复思
考后，认为自己应该停止透析治疗，因为国家面
临灾难，物资紧张，尤其是医疗方面，我想减少
一点国家的负担，我只能做到这点……”接着，
她在信中写到曾对当医生的女儿加加说过捐献
遗体的事：“我的体质尚佳，不同于一般人，血压
高至250，低至120，我毫无反应，堪为‘特殊材
料制成’。我曾建议加加拿我的病情做个‘研究
课题’……我真的想为医学界做点贡献，除此之
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请理解我……”

不久，她又跟孩子们留话：现在疫情严重，
大家要团结一心渡难关呀，我这么大岁数了，就
不要去透析了吧，给国家省点费用……死后不
搞一切仪式，不开追悼会，不给组织添麻烦，不
要浪费国家的钱……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位离休的老文艺
工作者，给我们年轻一代留下的最后教诲。

3月16日中午，赵元导演在昏睡数日之后，
安详地告别了她深深爱着的世界。 江平

回顾南通话剧史，不能不提到“小小剧社”，说到赵丹、朱今明、顾而已、钱千里等杰出艺术家的名字。
这些艺术大师的夫人也很优秀，上月去世的朱今明夫人赵元导演便是其中一位——

导演过《红楼梦》的“南通媳妇”走了

晚报讯 4月1日，如皋市丁堰镇烈士陵
园接待了两位特殊的客人——来自安徽省当
涂县的陶峰夫妇。站在园中的两座无名烈士
墓前，夫妻二人代表陶氏后人磕了三个头。

陶峰夫妇是首次来到丁堰，此次前来祭
奠在“丁林战斗”中牺牲的祖父陶声奇烈士。

1946年，“苏中战役”的第五战“丁林战
斗”在丁堰、林梓一带打响。华中野战军第一
师在粟裕率领下，除留七纵佯攻海安以迷惑
敌人外，连夜奔袭，直插丁堰。8月21日夜，
我军对侵占丁堰的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第七
总队发起攻击。此战共消灭敌军4个大队，
缴获大批军火物资。此战共有60名战士付

出了宝贵的生命，陶声奇就是其中一位。
战斗结束后，丁堰人民在时任区长缪忍

安带领下，将60名烈士遗体与1945年抗日
战争中牺牲的16名烈士遗体合葬于陵园内，
建起两座无名烈士墓。

由于当年战事紧张，不少烈士留存的信
息很少，且距今已过70多年，找寻烈士的身
份十分困难。今年清明节前夕，丁堰历史文
化研究协会通过网络面向全国征集烈士有关
信息。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陶声奇烈士的
后人才终于找到他的下落，并在清明之际，来
到其长眠之地进行祭扫。

记者杨新明 通讯员陈嘉仪 吴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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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战斗”烈士后人来通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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